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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 年，刘半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江苏常州

府中学，后因与同学瞿秋白参与学潮被学校开除。

辛亥革命爆发后，赴清江参加革命军。1912年，因不

满军队内部的混乱不堪，与二弟到上海谋生。结识

陈独秀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陈独秀十分赏识他的

才华，在 1916 年《新青年》二卷二号上发表了刘半农

的《灵霞馆笔记》。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后，又向

校长蔡元培力荐这位才华横溢的高中生到北大任

教。最后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员骁将。

作为北大同仁，周作人与刘半农一见如故。其

实，周作人正是读了《灵霞馆笔记》，才了解刘半农

的。一些原本极普通的东西，经刘半农之妙手安排

组织，却成了精妙的散文，很佩服他的才智。刘半农

后来在《记砚兄之称》中描述了在北大时他们第一次

见面的情景：“余已二十七，岂明已三十三。时余穿

鱼皮鞋，独存上海少年滑头气。岂明则蓄浓髯，戴大

绒帽，披马夫式大衣，俨然一俄国英雄也。”寥寥几

句，就将二人的形神活脱脱呈现出来。在随后的接

触中，对刘半农谈吐间流露出的文人的幽默灵性以

至于玩笑的一面，周作人评价很高：“他不装假，肯说

话，不投机，不怕骂，一方面却是天真烂漫，对什么都

无恶意。”

一次周作人向刘半农借俄国小说集《争自由的

波浪》及一本瑞典戏剧作品。刘半农回信竟无笺牍，

而将二纸黏合如账册，封面签曰“昭代名伶院本残

卷”。内文是：“（生）咳，方六（周作人）爷呀，（唱西皮

慢板）你所要，借的书，我今奉上。这其间，一本是，

俄国文章。那一本，瑞典国，小曲滩簧。只恨我，有

了他，一年以上。都未曾，打开来，看个端详。（白）如

今你提到了他，（唱）不由得，小半农，眼泪汪汪。（白）

咳，半农呀，半农呀，你真不用功也，（唱）但愿你，将

他去，莫辜负他。拜一拜，手儿啊，你就借去了罢。”

□ 沈治鹏 据《人民政协报》

许光达:坚定选择 彰显绝对忠诚
绝不退党

1927 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

政变后，国民党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搜捕、

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白色恐怖之下，

许光达坚定选择共产党。

国民党“清党”时，许光达正在黄埔军校

武汉分校读书。有一天，他刚要走出教室，

就被同学廖昂塞了一张“学员政治面貌登记

表”。许光达一看便心知肚明，这是国民党

反动派的“清党”伎俩。

许光达进入黄埔军校时，学校给每名学

员发了一份国民党党员登记表，每人填写一

份，就算是加入了国民党。当时，以个人名

义加入国民党是允许的，许光达与很多共

产党员一样，都具有双重党籍。由于国民

党的“清党”，学校已经无法正常上课了，一

些人被“清”跑了，20 多个教官只剩下五六

个，学员人数也锐减，仅他所在的炮兵大队

就被缩减为一个连。不过，也有一些人放

弃了共产党党籍，选择了国民党。许光达

也必须在国共两党之间作出选择。当时的

情况非常明朗，选择国民党，意味着升官、

发财，过好日子；选择共产党，意味着吃苦、

流血，甚至牺牲。

许光达痛恨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

反动派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

众。如今革命遇到挫折，越是这个时候，越

能考验一个人的党性。想到这里，许光达拿

起那张“学员政治面貌登记表”，毫不犹豫地

写下“死也不退出中国共产党”，毅然递给廖

昂。廖昂非常吃惊地对他说：“都什么时候

了，你还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真是不识时

务。”廖昂还说：“国民党是孙总理三民主义

的继承者……我们年轻人要想实现远大理

想，就必须加入国民党才行……”不管廖昂

怎么劝，许光达不为所动，最后两人吵了起

来。廖昂气呼呼地说：“哼！死顽固，走着

瞧！”许光达大笑一声，回敬道：“廖昂，我许

某人奉陪到底！”

1927 年 7 月 15 日，汪精卫控制的武汉

国民政府也背叛了革命，公开与共产党决

裂，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已无法上课，第五期

学员提前毕业。随后，陈毅向许光达等传达

党的指示：“我们要积蓄力量，准备再战。”

“你们就要毕业了，面临新的革命工作。党

派你们到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去，积蓄军事

力量，随时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毕业后，许光达被分配到张发奎的国民

革命军第四军炮兵营任排长。面对大革命

的失败，他可以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作出

选择的时候，他选择坚定地跟着共产党。

后来，许光达回忆说：“因为我没有想过

任何其他出路，所以也更加忠于共产党。”

千里寻党
1927 年 8 月 2 日，许光达和同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

的 6 名共产党员接到九江党组织的指示：“速赴南昌，参

加起义。”于是，他们趁部队开早饭的时机离开了兵营。

为了躲避盘查，他们只得走小路赶往南昌。几天

后，他们到达赣江边，望着对岸那黑黝黝的城墙，心想

会不会出现什么意外呢？果然，一过江，在离城不远的

路口，他们便发现了一张由张发奎署名的告示：“叶挺

贺龙，盘踞南昌，希图不轨，实行赤化，本总指挥，挥泪

致讨，以谢党国。”

“不好，张发奎的部队进了南昌，这家伙彻底倒过去

了。”同行的人讲道。“叶、贺的部队呢？”许光达焦急起

来。“很可能已经转移了。”有人说。那怎么办呢？同行的

6 个人对前行的路出现了分歧。有人说：“八仙过海，各

显神通，能在哪儿找到党，就去哪儿。”许光达说：“那怎么

行，党派我们来是参加起义的啊！”“那你说怎么办？”有人

问。许光达坚定地说：“听说部队沿抚河下临川去了，最

后一批是前天夜里才撤走的，昨天下午张发奎的部队才

进城。追，追上起义部队。”6 个人达成了一致意见。追

赶上部队后，许光达先任排长，后任代理连长。三河坝战

役中光荣负伤后，他与同时负伤的党代表廖浩然一起被

安置在三河坝茂之前村附近农民家中，组织上给他们留

下了 20 块银圆。在农民和老郎中的细心照料下，20 天

后，他们已能走动，便决定留下一半银圆，在黎明前最黑

暗的时候离开了茂之前村，前去寻找部队。他们赶到潮

州，得知起义失败，队伍打散了，城内到处贴满了捉拿

叶挺、贺龙的布告。他们两个外地人不敢在潮州久留，

于是又赶到汕头，希望能在那里找到一点线索，然后再

决定去向。然而，到了汕头他们才发现，汕头白色恐怖

更加厉害。

两人在一家小茶楼里，各自端着一杯热茶，相视苦

笑。从九江到南昌，从南昌到宁都，虽然说是心急似火，

但目标明确，希望在前。如今，革命失败了，队伍打散了，

许光达感觉自己像一只失去方向的孤舟，在茫茫的大海

里漂流，不知漂向何处。后来，许光达回忆：“在老乡家养

伤20多天，伤口既愈，即别老乡，到潮州，乘火车到汕头，

又乘船到上海。到上海的时间约在11月。”

上海白色恐怖更加厉害，党组织已被迫转入地下，许

光达他们连党组织的影子也没找到。一天，同行的廖浩

然意外地遇到一位同乡，得知老团长孙一中已回到老家

安徽寿县，正在那里为国民党第三十军办学兵团，许多南

昌起义后失散的人都去了那里。两人一商量，第二天便

离开上海赶赴安徽寿县投奔孙一中的学兵团。孙一中是

许光达的老团长。起义失败后，孙一中很快与周恩来取

得联系，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让他回安徽老家隐蔽休养，寻

找机会去旧军队工作。后来，党在学兵团成立了党的秘

密特别支部，孙一中任书记，许光达负责组织工作。同

时，他俩还担任中共寿县县委委员，负责军事工作。

学兵团的党组织暴露后，党组织指示孙一中和许光

达等十几名共产党员分别打入西北冯玉祥部队和北平方

振武部队，做兵运工作。许光达等 7 人去西北。在去西

北前，许光达回长沙与邹靖华结婚。没几天，他就遭到长

沙警备司令部的通缉。幸亏在长沙警备队的亲戚给他送

信，才使他得以逃脱。原来，同去西北的党员中，有一个

人被捕后叛变，供出了许光达和其他同志。许光达离开

长沙后，西北军已不能去了，又和党失去了联系。

这么长时间以来，许光达通过各种方式寻找党，却没

有一点儿结果，郁闷极了。一天，他来到江畔散心，遇到

一位穿着西装、戴着墨镜的年轻人跟着自己。许光达心

里一惊，难道被盯梢了？不会吧，自己刚刚来到这儿！如

果不是的话，那人会是谁呢？许光达仔细打量一番，终于

认出来了，这不是曾在寿县学兵团当过第二中队队副的

中共寿县县委负责人李味酸吗？只见李味酸向他点点

头，起身走了。

许光达会意，随后也跟了过去。他们终于接上了

头。后经过李味酸的考察，许光达很快接上了党组织关

系。没多久，许光达施计为组织搞了 10 支枪。暴露后，

他只得离开独立旅。在李味酸的安排下，许光达前往上

海去找党中央。后来，许光达回忆：“李味酸说，党中央抽

调干部，要各游击区派送，他即将我们3人（廖多丰、陈某

某和我）介绍去上海找党中央。这是 1929 年 7 月，介绍

信是李味酸写的，是秘密的，用什么药水写的，表面上是

用毛笔写的普通信，写了几句什么话我记不得了……我

们由芜湖搭江轮到上海。到上海在三（四）马路的一个旅

馆住了几天。中央交通员来旅馆同我们接上了关系。”

儿子许延滨曾问许光达：“是什么力量支撑着您千

里寻党呢？”许光达回答：“因为我坚信，胜利非共产党

莫属。”

刘半农借书“唱西皮”

许光达 原名许德华，1908年11月出生在湖南省

长沙县萝卜冲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9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少有

的参加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和抗美援朝战争的战将。新中国成立后，他奉命组建装

甲兵部队，被誉为“中国装甲兵之父”。1955年被授予大

将军衔，1969年6月3日在北京逝世，终年61岁。在长期

的革命生涯中，许光达在特殊时刻的坚定选择，彰显了他

对党的绝对忠诚。□金庭碧 据2020年第7期《湘潮》


